
2018“城市文学”榜单
（专家推荐榜部分）

对“城市文学”的坚持和展望，让
更契合时代的作品照亮世界， 抚慰人
心，一直是《青年文学》的努力方向。青
年文学杂志社发起的 2018 年度 “城
市文学” 排行榜最终产生专家推荐榜
和读者人气榜，专家推荐榜单如下：

中篇小说榜

《琢光》，计文君，原载于《收获》

《基本美》，周嘉宁，原载于《收获》

《绕着仙人掌跳舞》，鲁敏，原载于《大家》

《甜蜜点》，须一瓜，原载于《当代》

《小花旦的故事》，王占黑，原载于《山
西文学》

《白》，陶丽群，原载于《青年文学》

《多普勒效应》，王威廉，原载于《江南》

《枪墓》，班宇，原载于《山花》

《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陈楸帆，收录
于合集《人生算法》

《大师》，刘汀，原载于《青年作家》

《海上列车》，郭楠，原载于《收获》

《婚姻生活》，阿袁，原载于《长江文艺》

短篇小说榜

《香蜜湖漏了》，邓一光，原载于《花城》

《兄弟》，徐则臣，原载于《大家》

《唯有大海不悲伤》， 邱华栋， 原载于
《人民文学》

《美弟》，林那北，原载于《人民文学》

《换肾记》，任晓雯，原载于《当代》

《照夜白》，蔡东，原载于《十月》

《原则先生》，小珂，原载于《天涯》

《读书会》，周洁茹，原载于《上海文学》

《法力》，张悦然，原载于《收获》

《离岸流》，凌岚，原载于《青年文学》

《步步娇》，张怡微，原载于《小说界》

《女儿》，双雪涛，原载于《作家》

相关链接

对谈录

■本报记者 吴钰

音乐剧《乱世佳人》打开新视角
中国音乐剧团队携手法美艺术家试水国际制作

英文版音乐剧 《乱世佳人》 日前登

陆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以宏大华丽的

舞美和流行动感的音乐带观众重温经

典。 法语原版的作曲家吉拉德·普莱斯

居尔维克特意飞来上海， 观看了中国团

队参与制作的英文版演出 。 他倍感惊

喜： “音乐剧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用更

多艺术手段来讲故事， 这个版本也带给

了人们不一样的视角。”

《乱世佳人》 最初是由美国女作家

玛格丽特·米歇尔以南北战争为背景创

作的小说， 经著名影星费雯丽出演电影

后为中国观众熟知。 对作曲家吉拉德来

说， 它是全家每年必须重温的经典。 女

儿成为法语原版中斯嘉丽的扮演者， 更

让吉拉德在剧中倾注了对现代女性命运

的人性关怀。

“斯嘉丽演唱的歌曲， 音乐风格会

随剧情推进而变化 ： 少女时期比较轻

快， 逐渐加入更多配器、 越来越有力，

最后是交响乐团的伴奏。” 吉拉德将斯

嘉丽在战火纷飞中从任性的小姑娘， 长

成坚强勇敢的独立女性， 视为创作主要

落脚点。 “在斯嘉丽的个性中， 现代许

多女性都能找到共鸣。” 对剧中其他角

色， 吉拉德也以风格多样的歌曲传递命

运变化的戏剧冲击和人物间强大的情感

张力。

作为法国音乐剧行业翘楚， 吉拉德

创作经验丰富， 其作品几度来华巡演，

都叫好叫座。 不过， 将电影版 4 小时的

剧情， 浓缩到音乐剧的 150 分钟里， 如

何取舍？ 吉拉德表示， 创作开始前剧情

就已了然于胸， 音乐剧重现了斯嘉丽与

白瑞德初见、 亚特兰大大火等电影经典

场景。

在斯嘉丽的成长和爱情故事之外，

法国主创也融入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

“《乱世佳人》 的经典人尽皆知， 法国主

创默认观众都像共同喜爱这个 IP 的老

朋友， 希望能探讨一些深层次的感受、

交流各自的观点。 如作曲家通过大山姆

和奶妈之口， 表达了黑人也渴望被命运

善待、 在阳光下共同生活的心声。” 中

方制作人乔静透露。

由中国团队参与制作， 将法语音乐

剧改编成英文版， 对中国音乐剧行业来

说还属于新的尝试。 除了艰难的版权谈

判、 团队合作的时差问题之外， 乔静坦

言： “沟通是国际团队最大的成本。 从

剧本来说， 大家都想做深刻的大戏， 每

个国家的人对深刻的理解却是完全不同

的。 落实到具体的舞台细节， 审美观念

也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乱世佳人》 音乐剧曾有韩文版的

改编， 在乔静看来， 韩国团队几乎抹去

了美国内战的厚重历史背景， 将风格改

得更偏流行， 无法传递原著中人物命运

在战争动荡中重新洗牌的戏剧性翻转。

为还原美国南方种植园绅士淑女的生活

场景， 中国团队此次准备了 15 车布景

道具、 500 套华美演出服和 100 顶假发

为制作升级， 力求呈现不输电影的 “大

片质感”。

据悉， 此次演出由中、 法、 美艺术

家联合创作， 中国团队主导制作。 在选

角环节， 就从百老汇、 伦敦西区和巴黎

筛选了近两万份简历和试唱视频， “斯

嘉丽” 一角可谓千里挑一。 上海场演出

将持续到 1 月 13 日， 而制作方也期待

此次合作为中国音乐剧行业发展积累新

经验。 “毕竟，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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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离我们很近，

而我们离城市文学还很远

以榜单评选等多种形式聚焦城市文学，业界呼唤更多能够回应时代的作品

近日，《青年文学》发起的2018年度

“城市文学”排行榜榜单揭晓，12部中篇

小说、12部短篇小说进入学界与读者视

野。 而就在不久前，上海—南京双城文

学工作坊第二期也以“被观看和展示的

城市”为题，试图探讨当下青年作者如

何以创作回应当下城市。作家金宇澄则

干脆在访谈中预言：“在不远的将来，中

国的文学同样会完全转向城市书写，完

全会把城市作为作者的故乡，这也是城

市化进程的必然。 ”

这似乎是一个积极信号———无论

是创作者还是业界读者都对于城市书

写越发关注。 而盘点、研讨过后的意犹

未尽也带来更多的期待。而城市化进程

的不断向前推进，无疑又为这种期待增

添一分焦虑。正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何平所说———城市离我们很近，我

们离城市文学还很远。

如果说乡土文学是寻根
与回望，那么城市文学更注重
自身与面向未来

要讨论城市文学，必然要回答一个

问题，什么是城市文学。 这个问题似乎

是容易的，与乡村书写相对应的，讲述

城市中人和事的作品好像都可以被归

类为城市文学。盘点“城市文学”榜单上

的作品 ，也可以看到 ，自媒体 、自由潜

水、高尔夫球这些兴起于这个时代的产

物，已然进入文学的视野。

简单以题材二元分类背后，是当代

文坛发展不均衡的投射。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的文学世界，或许没有城市文学的

标签，却有无数经典作品对于城市生活

精准地提炼与反思。茅盾笔下的上海与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互为补充；老舍笔下

的北京与张恨水笔下的北京各自精彩，

他们共同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城市文学

风貌———写的是城市，更意在体察城市

中人的精神境遇。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城市文学随着

改革开放、城市现代化进程而被重新提

起后的数十年间，出版得最多、评论最

多、得奖最多的仍然是乡土文学。 而这

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部《繁花》何

以成为现象级作品 ， 让业界如此兴

奋———从城市出发、为城市而歌的声音

始终是弱了一些。即便偶有佳作、力作，

学界却很难从其中厘清一条清晰的文

脉、形成一个具有城市书写自觉的创作

群体，既能精准把握城市在时代变革中

的风云变幻或涓涓细流，又能直击当代

人在城市生活中精神困境的最大痛点，

引发社会广泛的共鸣。

“‘城市文学’排行榜的推出，在文

学史上尚属首次。 ”在《青年文学》主编

张菁看来，传统的文学构造正在发生变

化，“城市文学”表征人们生存空间的多

向度和时代精神的复杂，因而具有多种

可能性。理性的“概念中的城市”与人们

体验到的鲜活城市之间富有创造力的

张力，共同提供了城市空间的象征与想

象。 而文学在这一基础上，也提供着对

其他各类文化形式更基础的储备与给

养。 她同时指出，必须看到眼下的城市

书写，相当一部分还只停留在对城市生

活元素的运用，以及城市生活场景向文

学的迁移之中，缺少与城市发展相对应

的现代意识，进而透析表象，提供精神

层面的思考。 如果说某种意义上，日趋

成熟的乡土文学更多地是基于作家的

成长经历与历史回望，那么“城市文学

更应当是面向自身和未来的文学”。

聚焦这个时代人与人之
间才有的情感关系

必须承认，对于巨变中的城市与审

美不断提升的当代读者，文学创作的难

度更高了。 文学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

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

长孟繁华认为，城市文学是当下正在兴

起和构建的文学。这使得城市文学面临

着极大的挑战。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城

市文学也有了极大的机遇。他说：“在一

切未果的时代， 人内心隐含的巨大困

惑、矛盾和迷惘以及欲望与克制、困难

与希望等，也格外复杂和丰富。 作家如

果能准确地感知和捕捉到这个时代究

竟发生了什么，那他一定是一个文学的

大赢家。 ”

如果说已经成名的作家在书写城

市时，凭借的是早年乡村生活经历与此

后城市生活带来的巨大冲撞，那么生于

城市、长于城市的青年创作者，也有了

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 何平就注意到，

参与双城文学工作坊的绝大多数城市

文学书写者，已经少掉了乡村记忆的那

一块拼图。 “当他们去记录世界、想象世

界时，就会诞生属于他们的可能性。 ”为

此，他特别提到宝岛台湾青年作者林秀

赫的《一个干净明亮的厨房》。故事里的

台北年轻人研究烹饪并记录在博客上，

透过博客， 他为自己物色到食客 “知

音”，两人的关系伴随美食与交谈拉近，

最终又戛然而止。何平说：“这只能是这

个时代发生的故事，也只能是这个时代

人与人才有的情感关系。 ”

城市个体面对精神世界困境的茫

然与挣扎在青年作者的笔下一一铺展

开来，蔡东的《照夜白》里擅长话术的高

校教师与电台主持人，在沉默中获得精

神的舒展；徐则臣的《兄弟》将当代人的

“身份认同”置于城市边缘人语境之下；

张怡微的《步步娇》以一场简陋的葬礼

检视都市三代人对于生老病死的百态

世相。 而这些，也就成为文学照进城市

的一束光。

此外，排行榜中须一瓜的犯罪类型

写作《甜蜜点》入选其中。而一同上榜的

陈楸帆新作《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也

在科幻色彩基础上以纪录片式的叙事，

畅想关于人类非自然生育的话题。这些

作品的纳入，不仅扩充了城市文学的外

延，也推进着文学的更多可能。

人文聚焦

“城市乡愁”的书写，早该占据一个合理位置
嘉宾 笛安 （青年作家） 采访 许旸（文汇报记者）

从青春文学到长篇小说新作《景恒街》，80后作家笛安转向描摹都市创业人群心路

文汇报： 《景恒街》 以大都市国

贸 CBD 一条小道命名， 最初名字是

《金镶欲》， 改定的书名倒透着股中立

的疏离感， 是怎么考虑的？

笛安 ： 后来实在想不出其他名

字， 编辑帮我敲定了。 《景恒街》 发

生在北京， 关于两个不完美的人的爱

情故事。在大都市里，“成功”和“爱情”

一样，都是一种太像幻觉的东西。你究

竟是芸芸众生， 还是 “被选中的那个

人”？读者或许能在欲望都市的众生群

像中，辨出自己的影子。

文汇报： 《景恒街》 自带话题体

质， 前不久一次青年批评家论坛上，

这部小说是现场提及频率最高的， 并

引发两极评价， 差点吵起来。 有声音

认为 《景恒街》 的突破在于提供了新

的都市书写， 但有人不满意小说里偏

“狗血” 的剧情。

笛安： 我能理解不同出发点的阅

读感受， 我在北京待了八年， 每一天

都能切肤感觉到这座城市某些特别的

地方。 比如， 太多渴望改变人生的年

轻人在这里， 带着体温的渴望聚集成

型， 让城市沾染上某种喧闹和激情；

可夜深时， 人群散去时， 整座城市很

多角落弥漫深藏着的寂静。 没有人计

较一个怀抱热切盼望的年轻人来自何

处， 正因如此， 大家都不在乎来历，

反而达成了一种默契。 这个城市或许

不属于任何人， 只是无数人的努力塑

造了这座城市。

文汇报： 看小说的目录章节———

天使、 A 轮、 B 轮、 ending； 风投公

司、 粉丝产业、 上门美甲、 游戏设计等

当下新颖的热门产业， 连缀起书中城市

新人类的活动轨迹。 贴着当下写， 很不

容易， 甚至是 “冒风险” 的， 很大可能

面临来自读者 “这写得不像” 的指责。

笛安： 小说创作过程中， 我把文字

稿发给了信赖的两个朋友， 请他们帮我

把关， 不要出现逻辑或事实上的谬误。

读者对小说接近真实的要求是对的。 虚

构的迷人之处在于， 小说家要把不懂的

事写得看起来我很懂， 有能力让一些不

太可信的事变得真实可感， 这是常年业

务能力的训练范畴。

五年前写 《南方有令秧》， 是历史

题材， 当时我觉得很难。 但现在想想，

比起写历史， 现实主义题材的难度大得

多。 文学离不开新鲜事物的刺激， 它依

靠敏锐鲜活的感知能力， 依赖一种贴紧

时代， 但又是模模糊糊的艺术感觉， 我

希望能把大多数人对时代的认知活泼表

达出来。 可能我做得还不够好， 有一点

遗憾。

文汇报： 《人民文学》 主编施战军

评价， 《景恒街》 充满了无数属于当代

都市更属于人的元素， 这部小说显然不

是那种以笨拙显厚重， 对都市之光的乐

于采撷使文本处处散发着表达的亲近

感， 你怎么看对城市题材的捕捉书写？

笛安： 无论是文学还是影视等艺术

载体， 能够提供给受众这种独属于 “都

市 ” 情怀的优质表达 ， 实在是少得可

怜。 在我看来， 一些作品有个通病———

公司生活、 商战环境云里雾里， 清晰度

不够， 城市更多只是 “壳子”， 其中伦

理仍停留在非常传统乃至保守的阶段，

接近农耕时代。 哪怕这些白领套着看似

精致精英的光环 ， 骨子里还是讲那些

“婆婆媳妇小姑” 的事。

《景恒街》 无法移植在其他地方，

这部小说是独属于当下中国大城市的，

里面的男女主角在其他小地方是看不到

的， 他们远离家乡小镇， 寻求出人头地

的机会， 带着强烈的都市感。

文汇报： 你理解的都市精神特质或

气场是什么样的？

笛安： 至少每个个体都有选择自由

度， 有更多可能性成为他想成为的人，

但同时又要承担选择的代价和反噬的力

量。 这种孤独是大都市文明才能催生出

的， 但那种所谓快节奏与人际冷漠是千

篇一律的托词， 这孤独真正植根于每个

人在现代文明中急于成为 “自我” 的愿

望。 每个人能体会某种类似漂浮在海面

上的幽静与暖意， 又能在这样的孤独中

深刻抚慰自己。 城市不是纸醉金迷， 繁

华热闹只是表象的一种， 你尽管去拿你

想要的东西， 但是城市对人也有磨损和

幻灭的部分。

“城市” 已经成为太多人生里无法

绕过去的所在。 至少在我内心深处， 我

永远是属于一个工业城市的。 都市书写

是向一种归属感致敬———人们共享着异

乡人这个角色， 其实是怀揣着隐喻的一

片拼图， 久而久之， 身上带着其它拼图

碎片的人都还在这儿， 所以我也舍不得

离开。 这是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最让人

着迷的地方。

文汇报： 这次写成年人的爱情， 你

觉得和以往的爱情有何不同？

笛安 ： 灵境说 “这是坏人的逻

辑”， 关景恒答 “但这个坏人爱你”，

这是一段写起来我特别心酸的画面。

或许， 这就是成年人的爱情。 当一个

人跨入成年人的世界， 固然可以看到

五彩斑斓的景色， 但也意味着更多诱

惑与责任， 与硬核的生活正面相遇，

做出选择。 只能承受、 坚持， 然后熬

过去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景恒

街》 写的是一群不甘心的年轻人， 当

成功和爱情上升为类似图腾的高度

时， 执念可能就来了， 我们就会被这

个念头束缚， 以它为中心去生活。

文汇报： 写作十几年来， 如今的

心理诉求和最初有什么不同？

笛安： 我现在自己都看不了 “龙

城三部曲” 那种特别外露的情绪， 一

个成熟的作家必须要越过一个坎儿，

就是你不能只写你自己， 必须要学会

写别人， 这是一个创作观念的问题。

好的创作不应该只是表达自己， 而应

该要构造出一个世界出来。 被肯定、

被承认， 有掌声当然好， 很庆幸现在

的我已经跨过让别人承认的执念。

《西决》 后， 我觉得写作越来越

难， 写小说对我来说不再是百分百愉

悦的事。我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但审美

在进步、能力在停滞的时候，是一件可

怕的事情。不管怎样，写活一个人物比

表达观念更加深刻。 文学创作一定有

一种比传达价值观更强大的力量在，

最好能构筑出一个无限阐释的空间，

所有读者都可以阐释这部作品。

她是125万微博粉丝口中的 “美笛 ”“美老

师”，她的“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南音》是

国内青春文学的亮眼之作； 前不久她摘得2018

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凭新作《景恒街》成

为最年轻得主。

80后作家笛安，依然着迷于写爱情，写欲望，

写不甘心，只是这次她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却又

分外幽微的都市人心，在创业、融资、商战故事里

融入办公室政治与爱情的情节，对一夜成名的综

艺偶像、粉丝经济、App开发推广等“热搜词汇”信

手拈来，勾勒了大城市打拼浮沉一族的群像图。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黄平曾说：“今天

的作家谁把城市文学写成熟了，谁就会进入文学

史。 笛安由青春文学出发，现在正走在城市文学

的路上。 ”耐人寻味的是，《景恒街》的故事剧情并

不新鲜， 普遍人性自古及今并没有多大变化，更

多的是环境裂变。 笛安的挑战或许在于，对一个

新兴都市 、新兴行业 、新兴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新

生态环境的描摹， 毕竟身处欲望经济的时代，创

业图景已迥异于梁生宝时代，也不同于改革开放

初期 ， 更多是资本与消费主义盛行下的虚拟经

济，人们直接面对符号与数字。

从虚构的“龙城”，步入真实世界 CBD 附近的

景恒街，青年作家如何精准书写“城市乡愁”？ 紧

贴着当下现实的创作，风光与风险何在？ 文汇报

记者专访了作家笛安。

如果说已经成名的作家在书写城市时， 凭借的是早年乡村生活经历与此后城

市生活带来的巨大冲撞，那么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青年创作者，也有了一条截然

不同的路径。

在书写城市的同时， 当代青年写作者更关注城市里人的精神困境与个体成

长。 当他们去记录世界、想象世界时，就会诞生属于他们的可能性。

图/视觉中国

笛安长篇新作 《景恒街》

推出单行本。 （出版方供图）

英文版音乐剧 《乱世佳人》 演出照。 （制作方供图）


